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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二百斗
  

每到年底，大财主五爪子照例要带领一帮狗腿子，鬼叫狼嚎地去佃户家
收租逼债。
这年王伍妻子新亡，又加天灾，哪里还交得起租？他只好愁眉苦脸地坐
在门坎上，等候着五爪子。这时，聪明人申红脸走过来对他说：“喂，老王，
总不能光等着豺狼来吃人呀！我有一个法儿，你倒不妨试试看⋯⋯”于是，
申红脸如此这般地同他耳语了一阵子。
傍晚，五爪子一帮果然来了。途中正好遇上了申红脸。申红脸笑着迎上
去向五爪子打了个招呼：“五老爷，今年财气好吧？”五爪子没好气地回答
说：“好个屁！几天来连租谷都收不上来呢！”申红脸向五爪子使了个眼色，
然后神秘地贴着他的耳朵说：“老爷呀，你别看王伍那小子穷，你可晓得他
家有一个了不起的宝贝哩⋯⋯”“宝贝？”五爪子一听“宝贝”两字，口水
早就流到下巴上了。申红脸还同他说了些什么，只见五爪子边听边频频点头。
五爪子领头三步并两步来到了王伍家门口，他先是猛咳了几声，然后就
一飞脚踢开了柴门：只见王伍神色慌张，正连米带水急急地往一个石碓里倒
呢，随即一股白气从石碓里腾腾升起，顿时就弥漫了半间小屋子。
王伍见五爪子来势汹汹，上前苦苦求情：“老爷呀，这年边的一餐饭米
还是求了好几家才借来的呢，今年实在⋯⋯”这五爪子哪里还听得进去。他
那一双老鼠眼直往石碓那边溜。那王伍却死死地用身子遮住了石碓。五爪子
狞笑着说：“嘿嘿，好小子！这还能瞒得过老爷的眼睛么？你口口声声说交
不起租，这⋯⋯这是什么？”说着，他一声喝令，狗腿子一拥而上，把王伍
推到了一边，揭开了石碓的盖子。咦！大家一看，都惊得目瞪口呆：谁知还
不到半袋烟工夫呢，这石碓里的生米竟都变成了熟饭，一股浓郁的饭香扑鼻
而来。
五爪子果真见到了这个稀世之宝，立即嘻皮笑脸地对王伍说：“好说，
好说。人的心肝都是肉做的嘛。兄弟既然交租有困难，就送我这个石碓好了。”
王伍哪肯答应，只顾连连摇头：“老爷，这石碓可是我祖传的命根子呀！再
穷万万不能转让别人的⋯⋯”五爪子听了，一股怒火正要冲到脑门顶，却又
马上压了下去：心想好事或许多磨嘛，万一对方事先动武毁坏了宝贝怎办？
于是，口气缓和地对王伍说：“谁不知我五老爷一向为人宽厚呢？要不，就
再添加你二十斗谷子过个好年吧！”那王伍也有一股犟脾气，他偏转身冲着
五爪子“呸”的一声：“谁稀罕这二十斗谷子，就是两百斗也别想换我这石
碓的一个角！⋯⋯”五爪子唰的一下脸面发青了，扯着个公鸭嗓子喊道：
“什⋯⋯什⋯⋯什么？两百斗都⋯⋯都不行？今天老爷两百斗就非要了你这
个怎么样⋯⋯？”五爪子说着正要动手，申红脸走了进来，他搭拉着脸对王
伍说：“老弟呀，俗话讲见菩萨就得烧香哩，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嘛。老爷
既然免了你的租又出了两百斗谷子，你就算送个人情也罢了！”接着又转过
脸来对五爪子说：“五老爷呀，你这回可占了大便宜哩！这两百斗谷子在你
阔户人家顶个屁用？今天的事儿还是由申某作个主，谷子你就先叫人送来好
了，然后这石碓嘛用棉絮包了，吹吹打打地叫人抬回去，也好让大家知道了
高兴高兴，年节给老爷冲个大喜”五爪子高兴地一一照办了。
其实呢，这石碓哪里是什么宝贝！原来申红脸叫王伍先把石碓烧个火烫，
再把开水和米一同倒进了石碓里，这就不愁生米煮不出熟饭来，五爪子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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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得其中的奥妙呢！



华盛顿智斗盗马贼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小时候聪慧过人。他的家很贫穷，只有一匹马
算是最值钱的家产了。这匹马浑身雪白，长得很高大，跑起来闪电一般，干
起活来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他们全家都很喜欢这匹马，宁愿少吃一口，也要
让马吃饱。华盛顿更是对这匹马喜欢得不得了，经常到草地上去放马；马吃
饱后，他就骑在马身上，悠闲地唱起歌，和马玩耍起来。
有一次，这匹马突然不见了。他们全家都十分焦急，华盛顿伤心地哭了
起来。他们一家人找了很久，终于在同村一个人的农场里发现了那匹马。但
那人是个无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不但拒绝归还，反而声称那是自己的马，
说华盛顿的父亲诬赖他。
华盛顿的父亲没办法，只好和那个人去找警官评理。见了警官，两个人
争得面红耳赤，都说马是自己的。由于找不出证据，警官一时也判不定马是
谁家的。
华盛顿的父亲气得脸色发青，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而那个偷马贼却
强辞夺理地说：“既然马在我的农场里，那就是我的。”正在这时，华盛顿
从父亲的身后站了出来，眯缝着小眼睛对警官说：“我有个办法可以证明马
是谁的。”
那警官见华盛顿是个孩子，起初还不以为然，最后见华盛顿很有把握，
就改变了态度说：“你有什么办法呢？”华盛顿说：“咱们见了马就有办法
了。”
他们和警官一起来到了那个人的农场。华盛顿飞快地来到那匹马的跟
前，用双手蒙住了马的两眼，然后对那个人说：“既然你说马是你的，那么，
请你告诉我们，马的哪只眼睛是瞎的？”本来这匹马的眼睛都不瞎。偷马贼
夜间把马偷来，就放在农场里，并没注意马的眼睛好坏。华盛顿这么一问，
偷马贼以为马有一只眼睛是瞎的，就怀着侥幸的心理说：“马的右眼是瞎的。”
华盛顿放开蒙右眼的手，马的右眼并不瞎。偷马贼一见慌了，急着争辩
说：“我说错了，马的左眼才是瞎的。”
华盛顿又放开蒙左眼的手，马的左眼也不瞎。
这下偷马贼可傻眼了，但他还想狡辩，忙说：“我又错了。”
“是的，你又错了。”这时，警官说话了，“这证明马不是你的，你必
须把马还给华盛顿家。”
这个偷马贼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只得乖乖地把马还给了华盛顿。
华盛顿一家高高兴兴地牵着马回家了。



莫泊桑的图书广告
  

莫泊桑是 19 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这里讲的是莫泊桑如何为他的长篇小说《漂亮朋友》“做广告”的故事。

《漂亮朋友》描写的主人公乔治·杜洛阿，原是一个衣着不整、囊中羞
涩却又神气活现的年轻人。他刚从非洲服役归来，整天在巴黎街头徘徊，苦
心琢磨怎样才能发财。后来靠女人的帮助，从《法兰西生活》报的访员上升
为新闻版的编辑部主任，后来不断发迹，竟野心勃勃试图进入众议院。
对于这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一般大报社和出版社权衡利弊得失，都
不肯发表出版。如何尽快把这本书卖出去呢？莫泊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把《漂亮朋友》手稿让给《吉尔·布拉斯》报社。这
家小报，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不出莫泊桑所料，小说一发表，舆论哗然。先
是几家大报同时发难，指责作者通过杜洛阿丑化了新闻记者，通过《法兰西
生活》报败坏了新闻界的名声。这种鼓噪正中莫泊桑下怀。他反倒庆幸，他
的设想成功了，因为批评家的攻讦正是不必付费的最佳广告。所以，他当即
给《吉尔·布拉斯》报主编写信。该报以《致<漂亮朋友>的批评者》为题，
全文照发。
莫泊桑在信中说：“我只不过想叙述一个冒险家的生活而已，这样的冒
险家，我们在巴黎每天都能碰到，在现存的一切行业里都能遇见。他（指小
说主人公杜洛阿）没有任何才干，仅仅是靠了女人向上爬。”莫泊桑申辩，
《法兰西生活》报并不是巴黎报界的缩影，“如果我选择了一家大报、一家
真正的报纸作为背景，那些责怪我的人是绝对有理由的；但是相反，我特意
选择了一家可疑的小报，这是一帮政治投机家和金融大盗的代理人，不幸的
是，确实存在着一些这样的代理人。”
这封信发表后，情势大变。没有哪家报纸再叫嚷《漂亮朋友》是对整个
报界的攻击了；如果一味坚持，无异是自认与《法兰西生活》这样的无耻小
报是一丘之貉了。相反，一些报纸对《漂亮朋友》发表评论文章加以赞扬，
说它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漂亮朋友》于 1885 年 1 月单行本问世。7月 7日，连续印行了 27 版。
同年 9月，已出到 37 版。
一部小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主要是寡廉鲜耻的恶棍杜洛阿的形象
刻画得生动形象，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同时，莫泊桑用激怒新闻记
者的办法，为自己的小说大做“广告”，也算是“卖书”的一个绝招。



蔡泽雄辩得相印
  

秦昭襄王在位时，燕国有个说客来到秦国。这人名叫蔡泽，学识广博，
善于辩论。他听说秦国的丞相范睢因自己的亲信郑安平和王稽都犯了重罪，
心中忐忑不安，想急于卸掉丞相的担子，便赶到秦国来向范睢游说。
蔡泽是个穷汉，到咸阳后住进旅店，对店主说：“你给我拿好酒好菜来，
等我当了丞相，会给你丰厚报酬的！”
店主说：“你是个什么人，还梦想做丞相？”
蔡泽说：“我是天下雄辩有智的人，前来求见秦王的。秦王见了我，必
然佩服我的才智，会取下范睢的相印挂在我的腰间来的。”
店主笑他狂妄，把他的话当做笑话讲给旅客们听。这话很快传到范睢耳
中。范睢叫人把蔡泽召来，差人一到旅店，店主对蔡泽说：
“谁叫你胡说八道，这下子大祸临头了！”

蔡泽笑笑说：“我见到范睢，他必定会解下相印让给我，不须去见秦王
了。”
店主见他贫困，就说：“你不须交食宿费了，快去吧，只是不要连累到
我！”
蔡泽会见范睢，范睢高坐堂上，也不叫他坐，厉声诘问：“想代我做丞
相的人是你吗？”
蔡泽站在一旁回答说：“正是！”
范睢说：“是来对我游说，夺我的爵位？”
蔡泽说：“唉，一年四季，运转不息，成功的退下，将来的上去。你已
经应该退下了。”
范睢说：“我自己不退，谁能让我退下呢？”
蔡泽说：“人在年轻体壮、头脑灵活的时候，努力建功立业，利于天下，
成为人人仰慕的英雄豪杰。既然已经得志，年老体衰，就应该安乐长寿，欢
度晚年，让自己的业绩流传后世，这不是很聪明么？可是像秦国的商秧，越
国的文种，他们都立过大功，功成之后身不肯退、遭到悲惨结局。你愿意做
这样的人么？”
范睢心想：他用利害关系，渐渐进逼，若说不愿意，就落入了他的圈套
了。便假心假意回答说：“有什么不愿意的？商秧为秦孝公制定新法，使秦
国民富兵强，扩地千里；文种使越国转弱为强，并吞了强大的吴国，为越勾
践报了深仇。他们虽然都遭杀害，但功在当时，名传后世，为什么不愿做这
样的人呢？”
范睢这时虽然嘴硬，但已被蔡泽点中了要害，不能安坐了。
蔡泽说：“作为一个贤良的臣子，谁不想有个圣明的君主？光有贤臣，
没有明君，国家还是灭亡的例子，从古以来就有。商秧、文种不幸遇害，难
道他们是想用死的代价来成名的吗？所以大丈夫处世，身名俱全的是上等；
名传下了，而身已死，是次等；名声败坏，身体还在，这是下等。你要做哪
种人呢？”
这段话说得范睢胸中爽快，不觉走下堂来，连声称赞：“说得好！说得
好！”
蔡泽又追问范睢：“你说愿意做商秧、文种，请问：今天的秦王，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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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忠臣、厚待故旧方面，比起秦孝公怎样？”
范睢想了一会，不敢直说，只好含糊口答：“不知道！”
蔡泽又问：“你想想自己的功绩，比起商秧、文种如何？”
范睢说：“不如他们。”
蔡泽说：“秦王在亲信功臣方面不会超过秦孝公；你的功绩也不高于商
秧、文种，而你的俸禄却大大胜过他们。他们尚且不能免祸，何况你呢？你
今天的富贵已到达顶点，依然贪恋富贵，不肯急流勇退，恐怕商秧、文种那
样的祸事你是难以避免的了！所谓‘日中必移，月满必亏。’你何不在这时
交出相印，推荐有才智的人担任？名义上是让贤，实际是卸去重担。然后欢
度晚年，免除后患，有什么不好？”
范睢听了十分拜服，说：“先生自称雄辩有智，果然如此。我敢不从命！”
于是请蔡泽上坐，用接待贵客的礼节对他，留他住在宾馆里，设宴款待。
第二天入朝，范睢向秦王奏道：“有位客人刚从山东来，名叫蔡泽，这
是个奇才，足以掌管国家大事。臣见过的人很多，没有能及得上他的，臣与
他相比，不及他万一。特向大王推荐。”
秦王把蔡泽召来，问他并吞六国独霸天下的事，蔡泽从容对答，深得秦
王的欢心，立即拜他为客卿。
范睢接着借口生病，归还相印。秦王不准。范睢从此装病不起，不去上
朝。秦王便拜蔡泽为丞相，代替范睢。
范睢果然平安地度过了晚年，老死在自己的封地——应。
蔡泽当上丞相后，特地派人向旅店主人送去一笔丰厚的赏金。



智闯三关
  

这是 1936 年，陈毅在赣南革命老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一个故事。一天傍
晚，陈毅带着警卫员和几个战士，登上帽子峰宿营。谁知到了半夜，却出现
了敌情。
原来，游击队一个小队长叫龚祥，不久前在突围中被俘，叛变投敌。反
动派利用他知道陈毅的行踪这一点，叫他领了三十个兵溜进山区。潜伏在陈
毅常常来往的路旁，妄图抓住陈毅。可是几个昼夜过去了，没得到陈毅一点
线索。这天晚上，龚祥无意之中爬上一座山岗，发现一星火光，不觉心中大
喜：“哈哈，老天有眼，弟兄们，上！火光就是游击队，就是陈毅。”士兵
们听说发现了陈毅，不由得想起“立头功者赏洋三千，升官三级”的奖赏，
便不顾一切蜂拥而上。他们刚靠近帽子峰，树林中突然闪出一条大汉，“叭！
叭！叭！”就是三枪，为首的两个兵应声倒地。要问这大汉是谁？他就是陈
毅的警卫员大老潘。他在此担任警戒，发现敌人偷偷摸来，知道情况不妙，
急中生智，开枪打倒前面的敌兵，以此向山顶报警。
这时，陈毅正在小马灯下写文件，骤然听见三声枪响，知道有敌情，便
马上收好文件，拔出手枪，拉起同志们向后山奔去。正在这时，大老潘追上
来报告：“首长，白匪上来了！”“多少人？”“大约二三十！”
枪声惊动了四山的敌人，情况紧急万分，要尽快转移。可是，后山是悬
崖峭壁，无路可行，前山又有三倍以上的敌人。怎么办？只见陈毅紧锁眉头，
来回踱着。不一会儿，眉头一展，对战士们说，要突破重围，必须如此如此⋯⋯
众战士点头叫好。
再说龚祥带兵来到山腰，顷刻间被干掉了两个兄弟，哪里还敢贸然向前。
陈毅身边有多少人，他不清楚；三十个弟兄能否对付得了，也不知道。他越
想越慌。突然，“哒哒哒嘀——”夜空响起了雄壮的冲锋号。号声中，夹着
一个洪亮的声音：“一排的同志们跟我来，二排、三排左右夹击，打！”
“啊，是陈毅！顶住，弟兄们哇！⋯⋯”龚祥话音未落，一颗飞来的手
榴弹送他上了西天。霎时间，硝烟中杀出一路人来，其势如猛虎下山。没死
的敌兵被冲得晕头转向，还以为是游击队的一排冲了过去，生怕又挨“左右
夹击”，哪里还敢应战。谁知一等二等，不见“二、三排”的影子，方知中
计，气得咒爹骂娘：“他妈的，上当了。快，抓陈毅呀！”
就在白匪乱喊乱叫的时候，游击队已来到河边，上了王坑庄交通员李老
汉前来接应的小船，乘船转移了。
同志们刚刚闯过第一关，谁知南岸敌人听见枪响后，封锁了公路、要道，
并朝渡口方向扑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哪！
且说南岸的敌军官一听找到了陈毅的踪影，不禁面露喜色，当下把离河
最近的王坑庄包围了个水泄不通。两个连的敌兵搜查了全村每个角落，可就
是找不到陈毅的踪影。陈毅他们上哪里去了？
恰在这时，王坑庄东头伪保长王老五的大院里，正演着一出好戏——
枪声惊醒了王老五的酣梦。他刚从美梦中回过神来，忽然，有几条黑影
从窗口飞将进来，直逼床前。只见手电筒光一亮，床沿边站着几个持枪的人，
中间的一个矮胖身材，神态严肃，眼光逼人：“爬起来！我们是赣南游击队，
我就是陈毅，你不是常带白匪去山上找我们吗？现在我们主动到你家来啦，
你打算怎么办？”“我，我，嘿嘿⋯⋯”王保长皮笑肉不笑地跪在床上说。



“叭！叭！”这时，院外枪声大作。狡猾的王老五心里盘算：我要设法
引来国军将其全歼。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对着身边被吓得昏昏迷迷的
小老婆打了一掌：“笨瓜！还不快出去把狗关好！”
陈毅笑笑说：“别费心思了，是去关狗，还是报信？”
“呵，不不不，小人不敢⋯⋯”接着又对小老婆说，“还不快把灯点起
来！”
陈毅坐下来，坦然地说：“今晚我是和你来谈判的，万一出了问题，可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是，是，是”王老五直陪笑脸。
原来王坑庄位于游击区和白区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王保长平时
作恶不少，陈毅早就打算除掉他。现在考虑，如果能够把他争取成两面派，
把王坑庄辟为游击区，今夜倒是个好机会。
于是，陈毅句句似千钧，向他陈说利害：“王老五！你替白匪干过多少
坏事？抓过多少革命群众？敲诈百姓多少钱财？逼得多少穷人家破人亡？该
当何罪？不要以为外面白匪重重包围，可游击队照样登门拜访。只要你接受
我们的条件，就给你一条活路。”接着陈毅把条件讲了一遍。
王保长望着那令人恐怖的枪口，终于竹节巴打眼——“通了”，他“噗
通”一声滚下床沿，连连磕头说：“小人⋯⋯愿⋯⋯接受你们的条件⋯⋯”
就这样，陈毅他们既闯过了敌人的第二关，还为开辟王坑庄地区扫清了障碍，
真是一举两得。
游击队去向不明，这下可气坏了敌军官。敌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
们撤出王坑庄后，便抽调了大批兵力，在公路以北方圆十里以内的河流溪沟、
山间小道等地统统设下了埋伏圈。对连闯两关的陈毅来说，这是敌人设下的
阴险的一关。
天才麻麻亮，游击队员起了床。在王保长家饱吃一顿、安睡一觉以后，
他们精神抖擞，准备迎接新的战斗。陈毅招呼大家，讨论下一步棋的走法。
大老潘开头炮说：“发挥我们的专长，顺着溪沟一直走向进山的小路。”“对，
溪沟旁有茂密的竹林，利于隐蔽、走溪沟又不会留下脚印。”一个战士点头
同意。“除了这条路，还有别的路可走吗？”陈毅提问。战士小王摸摸脑壳，
认真地回答：“除了小路，好像就无路⋯⋯不！有路，有一条危险的路——
公路。”
的确，走公路好比钻虎口，除开路上随时都有巡逻队外，每隔千米就有
一座碉堡，敌兵居高临下，视线开阔；左右碉堡遥相呼应，首尾相接，一有
情况，援兵就到，岂不危险？只见陈毅站起来说：“同志们，你们看。虽然
每隔千米就有一座敌堡，但是，离王坑庄最近的碉堡所处的位置对我们很有
利。”战士们循声望去，见一座大碉堡矗立在 S型公路的拐弯处，恰好形成
一个死角，既望不到左边的枪眼，也看不见右边的旗杆。
“好！首长的意思是——虎口拔牙？”机灵的小王搓着手猜到了“秘密”。
“对。我们常走小路，敌人早已察觉，必须出其不意改变策略，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越过封锁线！”
太阳刚从山口间露出笑脸，曲折的公路上走来了一支“巡逻队”。他们
头戴礼帽，身穿便衣；人不满一十，清一色的“短家伙”。他们正前方矗立
着一座碉堡，黑洞洞的枪眼张着大口，碉堡下歪歪斜斜的站着两个兵，枪杆
倒挂，伸着懒腰：“妈的，折腾了一夜，又派老子站岗，活见鬼，谅他共军



也不敢往虎口里钻。是谁？站住！”说话间，快步奔来了一队人：“哈哈。
辛苦了，我们是巡逻队。”
“噢，自己人。”毫无防备的哨兵看了看这伙行若无事的人，总算放心
了。
“烟酒不分家，来，抽一支。”“巡逻队”的领头人递来两支香烟，两
个哨兵笑脸相迎，双手接过。“咔嚓！”对方擦燃了火柴。两个哨兵烟瘾大
发，夹起那“哈得门”就往火里伸。说时迟，那时快，“巡逻队”的“弟兄”
突然脸色一变，个个掏出了二十响。不等两个匪兵话音出口，两把雪亮的匕
首已深深插入他们的背心。紧接着，几个人影飞身冲进碉堡，碉堡内瞌睡未
醒的敌兵们呆呆地望着这群从天而降的“神兵天将”，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不到五分钟，这些“神兵天将”便一把火点燃了碉堡，扛着胜利品，扬长而
去。火光惊醒了敌军官：“完了，我们又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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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钓“鱼”
  

1928 年 6 月的一天清晨，缕缕晨风撩开了笼罩山村的雾纱。高坡上，麦
田绿漪涟涟；山脚下，溪水汩汩地流淌。山口处飞来一标人马，领头的是一
个威武的军官，坐在高大的红鬃战马上——他就是湖南独立五师一团团长彭
德怀。
彭德怀上月刚到平江，任务是“剿匪”。当时的“匪”指共产党游击队。
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彭德怀此时急冲冲地赶路，并不是去“剿匪”，而是去
“保匪”。
昨天，彭德怀带着队伍，奔波一天，在三角塘一带执行“剿匪”任务，
照例是“损失”了不少枪枝弹药（彭德怀每次进山，总是叫士兵们朝天放枪，
然后扔下枪枝弹药，留给游击队），今天凌晨，彭德怀率队撤回驻地，半道
上听说游击队袭击了万古挨户团，打死打伤了几个敌人，但也有三个游击队
员被挨户团抓住了。万古挨户团头子是凌五癞子，此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
王，他豢养的几十名团丁，都是些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流氓恶棍。如今挨
了游击队的打，又侥幸抓住了几个游击队员，他肯定要好好折磨他们，是抽
筋是剥皮都说不定。所以彭德怀勒转马头，转道直冲万古而来，他想寻机救
出游击队员。
万古挨户团戒备森严，几个团丁拿着枪在不停地巡逻。彭德怀催马上前，
来到团部翻身下马，把缰绳递给随从，大大咧咧地走进团部大屋，团丁们想
阻挡都来不及。
堂屋里此时有一伙团丁在吆喝着赌钱，见有人进来，把牌一甩想盘问几
句。但见来人身材高大，威风凛凛，不觉短了半截，好半天说不出话，还是
彭德怀先开口：“凌团总在吗？”
“在，在！”有人急应道，同时高喊：“客人到！”
“吱呀”一声，里间门开了，凶神恶煞般的凌五癞子迎了出来，一见是
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拱拱手说：“哎呀，不知彭团长驾到，失迎失迎，
堂屋里请坐！”
彭德怀一摆手说：“不客气！听说你抓住三个游击队员。”
凌五癞子咧嘴一笑，得意地说：“我们正在审问呢！”说罢，便把彭德
怀带进里间。
屋梁上吊着三个人，身上血淋淋的，已无一块好肉。彭德怀仔细看了看
这三个人，说：“我把他们带走！”
“带走？”凌五癞子摸了摸秃头，心想这怎么行。彭德怀刚到此地，什
么来历都不清楚。再说，抓住游击队员是自己的功劳，不能白白让别人给夺
了。可是彭德怀是正规军，得罪不起呀！凌五癞子表面上愣头愣脑，其实是
“牛吃破草帽——肚里坏圈圈不少”。他眼珠滴溜溜转了几转，阴阳怪气地
对彭德怀说：“团座，刘作柱县长口谕，要我从他们口里弄清东乡游击队的
主力，你们⋯⋯”
彭德怀一听就知道凌五癞子抬出县长来搪塞，觉得不给他点颜色是不行
了，于是打断他的话发火说：“你们？我们？我们从南县跑到平江来‘剿匪’，
是为了你们，还是为了我们？”
凌五癞子见彭德怀生气，赶紧点头哈腰说：“误会，误会！兄弟不是这
个意思，军政一家嘛！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



彭德怀余怒未息，说：“就凭你们的皮鞭，能问出游击队下落来吗？”
“依你之见，该怎么办？”
“我要用他们作‘钓饵’！”
“作钓饵，去钓鱼？”凌五癞子糊涂了。
“去钓‘大鱼’。”彭德怀眉毛扬了扬，神秘地说，“说句老实话，我
奉命‘剿匪’，在山里转悠了半个月，连根‘匪’毛都没拣到，不好交差呀，
听说老兄抓到游击队员，正好使用‘钓鱼计’——放长线，钓大鱼。”
一听说‘放’字，凌五癞子可不愿意：“怎么能放掉他们？”
“哪会放掉他们呢？”彭德怀解释说，“你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我们
可以佯装去磨山洞进剿，逼着他们带路，他们必然会反抗，我们就趁机一梭
子弹，把他们结果在进山要道上！”
“那不断线了吗？”
“不，故意留下一个人，让他不死⋯⋯”
“嗯，我懂了。这个人一定会进山去找游击队！”凌五癞子眼里放出两
道凶光。
彭德怀说：“对了！我们就派人尾随，发现游击队主力，就一网打尽！”
凌五癞子很兴奋。但歪头想了想，脸色又慢慢阴沉下来。彭德怀一眼就
看透了他的心思，连忙说：“不过，为了把‘鱼’钓到手，还望老兄协力同
心，第一，我们‘剿’了一天的‘匪’，枪枝弹药丢失了些，需你给予补助；
第二，我只带一个连，兵力不足，进城调兵也来不及，请你亲率挨户团协同
我们进剿；第三，对付那三个游击队员你们有经验，请你指派两名得力弟兄，
和我们一道押送，以防万一。”
凌五癞子怕就怕彭德怀借故放跑游击队员，听说要他派人一道押送，悬
在心头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两道稀稀拉拉的扫帚眉也舒展开来，恭维地说：
“彭团长真是深谋远虑，不愧是国家栋梁之材。我照您的吩咐办就是。”
“哈哈哈⋯⋯”彭德怀拍拍他的肩笑了起来。
吃过中饭，队伍朝磨山洞进发。三个游击队员被五花大绑，由两个挨户
团丁和几个士兵押着，走在最前面，彭德怀骑着红鬃马，率领一连士兵走在
中间，压阵的是凌五癞子和 50 名挨户团丁。他们今天由于跟正规军一起行
动，格外神气，扛着四挺机枪，趾高气扬地尾随在后。
磨山洞是一条蛇形山洞。一道溪水飞出陡峭的山谷，石子小路沿着溪水
盘旋直上，地形十分险要。
队伍来到一块红薯地边。老远的山坡上，有一个看山人搭的小棚，里面
空无他物，彭德怀下令休息。
队伍散开后，彭德怀命令李连长带领几个士兵和押送游击队员的两个团
丁一起，把三个游击队员推到小棚子里去。
凌五癞子心里嘀咕开了，这是干什么呢？他这时想起县长刘作柱曾对他
说过：“彭德怀来平江以后，军纪严明，深得民心，行迹多有可疑之处，要
多加小心。”眼下，彭德怀行动不正常，该不会私下放掉游击队员吧？
凌五癞子正在犯疑，彭德怀笑吟吟地走了过来，说：“老兄啊，累不累？”
凌五癞子顾不上与彭德怀客套，眼睛瞅着小棚子问道：“请教彭团长、
你要人把那几个游击队员押进小棚子干什么？”
彭德怀风趣地说；“假戏真唱嘛！再审问一次，他们还不招，就枪毙他
们，那活着的才不会怀疑我们嘛！”



凌五癞子贼眼一转：“那你为何不亲自出马？”
“这种差事让下面的人去办就行了！”
凌五癞子疑心仍未彻底消除，但他见彭德怀态度坦然，又转念一想，派
去的两个团丁是自己的心腹，料也出不了什么事。
这时候，皮鞭声、辱骂声、惨叫声隐约从小棚方向传来。不一会，李连
长跑来报告，游击队员死不招供。彭德怀一挥手说：“照计行事。”
李连长飞身跑回小棚，不久，三个游击队员口里堵着布，被两个耀武扬
威的团丁和几个神气十足的士兵架着胳膊，从小棚里拖了出来。远远地看去，
他们好像在拼命挣扎，但经不住死拽硬拖，很快被拖进小树林，一阵猛烈的
机枪把他们打倒了。
彭德怀嘴边挂着一丝微笑，望了一眼发呆的凌五癞子，命令队伍朝后撤。
一直撤到磨山洞的咽喉处——磨子石。这里两岸怪石高悬，丛林茂密，是打
伏击的好地方。
凌五癞子越发觉得有些不对劲，正准备质问彭德怀，李连长急匆匆地跑
了过来。他一边喘气一边说：“团长，不出你所料，部队后撤不久，那个活
着的家伙看看周围无人，就朝山里跑，我和挨户团的两个兄弟尾随着。那家
伙绕了个大圈子，走进一座松树林。几百名游击队正的里面开会，训话的好
像是个女的⋯⋯”
凌五癞子的疑心一下打消了，兴奋得猛拍大腿：“娘的，那女的准是共
匪的头子胡筠！彭团长，你的‘钓鱼计’真神，一下子就钓到大鱼了。”
彭德怀问李连长：“那两个挨户团弟兄呢？”
“我回来报告，他们在继续监视敌人。”李连长回答。
“好！”彭德怀纵身上马，“李连长，你带领一、二排，从左侧往上迂
回，三排随我从右侧往上包抄。凌总，你带领挨户团扼守在这咽喉要道，防
止游击队从这里突围。另外，抽 15 个弟兄随我行动。”彭德怀铿锵有力的话
语，在山沟里激起阵阵回响。
转眼间，彭德怀带着队伍消失在山道上。凌五癞子望着重重叠叠的山脉，
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已找到匪首胡筠，眼看就要抓住她，使他解恨，但事情
进展得如此顺利，又使他感到突然，不由得心中打了个问号：会不会有诈？
过了一段时间，前面山里枪声大作，杀声一片。凌五癞子这才长长地吐
出一口粗气，腾地站了起来：“好家伙，干上啦！兄弟们，顶上火，准备打！”
别看挨户团平时在老百姓面前为非作歹，耀武扬威，眼下要打仗，可傻
眼了！有的手脚发抖，子弹都装不进去；有的干脆往人后面挤，乱成一团。
凌五癞子火了，“砰！砰！”朝天就是两枪。
随着这两声枪响，团丁们的背后突然枪声大作，好像炸了火药库。凌五
癞子回头一看，妈呀，十几个游击队员，已从背后冲杀上来了。他立即高喊：
“朝后打！”“嗒、嗒、嗒”，“打”字刚出口，左右丛林里同时射来更密
集的子弹。挨户团晕头转向，死的死，伤的伤，血肉横飞，尸横遍地。凌五
癞子一看情况不妙，转身就往山里窜。没跑几步，一颗子弹像长了眼睛，钻
进他的小肚子。他晃了两晃，终于栽倒在地，眼看游击队冲来了，他闭上眼
睛，再也不敢动了⋯⋯
正在这时候，山弯处响起猛烈的枪声。凌五癞子斜着眼睛一看，是彭团
长带着一队人马打了过来。游击队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挣扎着想爬起
来，但身子不听他指挥，只得朝彭团长招招手：“彭团长，怎么回事？游击



队不往外突围，却从后面打上来了⋯⋯”
“你还问我呢？”彭德怀很气愤，“这是游击队的增援部队，我一听你
们这里枪声激烈，就知道你们顶不住，只好回马救援，影响了我们‘全歼’
游击队主力的计划，你们太无能了！不是我来得快，连你的命都完了⋯⋯”
凌五癞子哑巴吃黄连，有苦讲不出，生怕再出什么差错，只好承认：“我
无能，我无能⋯⋯”
几个没打死的，缺胳膊少腿的团丁，此刻也跪在地上朝彭德怀磕头，感
激他的救命之恩。
一个月后，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凌五癞子终于知道，这天的命运是彭
德怀安排的。在山坡的小棚里，李连长按照彭德怀的密嘱，移花接木，将凌
五癞子派来的两个心腹推倒在地，用破布堵住他们的嘴，剥下他们的衣服、
袖标，狠狠地给了他们一顿皮鞭。然后，给他们套上游击队员的衣服，硬拖
出去吃了枪子。两个游击队员穿上挨户团丁的衣服，和那个故意不打死的游
击队员一起跑走。李连长报告发现游击队员主力的情况，自然更是假的。从
挨户团背后打上来的游击队员也是彭德怀让士兵化装的。彭德怀他们进山
后，就把十五个挨户团丁消灭了，士兵们换上便衣，迂回到守山口的挨户团
背后⋯⋯
从那以后，“彭德怀巧设钓鱼计”的故事就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



贺龙水淹向子云
  

那一年，贺老总带领红军打下了桑植县，抓了几个恶霸，分了他们的田，
分了他们的粮，老百姓欢天喜地，反动派可慌了手脚。
军阀陈渠珍，悬赏 6000 光洋，捉拿贺龙。反动旅长向子云，神气十足地
对陈渠珍说：“司令，请准备好光洋，我马上来领！”他带领 3000 人马，杀
向桑植。
侦察员把这个消息报告了贺龙。贺老总听了，说：“好哇！来得正好！”
他把几个骨干找来，作了具体布置。过一会儿，管船队的老田来了，一见贺
老总，就说：“老总，我来迟了。”
贺老总笑道：“正是时候，我正等你咧！船呢？”“都搞到赤溪河这边
来了。只等你一声令下，就沉入水底，让向子云望着赤溪河干瞪眼吧，嘿嘿。”
贺老总却说：“不！去接他们过来。”
“接谁？”老田不解地问道。
“接向子云的部队呀！”
“老总，这是怎么回事？你把我老田搞糊涂了！”贺老总如此这般，向
老田说了一遍。老田哈哈大笑，说：“好，我听你的。”
再说贺老总抓到的恶霸中，有一个姓张的。张恶霸自从被红军扣押，心
里一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时刻怕脑袋搬家。忽然，见看
守他的红军换了人，心里一喜。为什么？因为原先那个红军，铁面无私，求
情不买帐，许官遭白眼，送钱挨顿骂，这下看见换了人，心想可以再试一试，
也许钱能通神咧。于是，他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哀求新换来看守他的
红军，开口就提出要送多少多少光洋，只要放了他，还会有别的报答。
那位新来的红军，开始不答应，但也不驳斥，等张恶霸一而再、再而三
求情之后，才迟疑地说：“即使我有心放你，你这个打扮也走不脱呀！”
张恶霸一听，心想，口气松了，有门！忙说：“请你帮我找套衣服，我
送你这个金戒指。”说着，把藏在身上的金戒指摸了出来，恭恭敬敬地送了
过去。那位红军只瞟了一眼，说：“我有一身破烂的衣裤，只怕你不爱穿！”
“哪里哪里，烂的正好，烂的正好。”张恶霸心想，这个红军还向着我
咧。那位红军呢，找来了一身烂衣服，给了张恶霸，说：“试试看，快！”
张恶霸赶快换了衣服，可是，脸太白，手太嫩，怎么办？就用锅烟子擦了几
擦，弄黑了。由那红军带着，穿大街，走小巷，直奔赤溪河边。张恶霸破衣
背上有一块大白补丁，特别惹眼，老远就看得见。
在路上，张恶霸眨巴着老鼠眼，东张西望，啊呀，红军正在开走。“好，
我张某人可有出头之日了。可能是陈司令和向旅长打来了。”他猜度着，试
探地问那位红军战士：“战事很紧张吧？”那红军战士说：“不要乱讲，向
子云到了对岸了。”
张恶霸喜滋滋地说：“老弟，你救了我，我不会亏待你的。我认得向旅
长，只要你把我送过河去，一定会重重地赏你。”那红军说：“我不是图你
几个钱，我是做件好事！”
“好，做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老弟你看，船！”
几只空船，正靠在河边，没人看管。张恶霸高兴地脱口说道：“真是天
助我也！”那红军却淡淡地一笑，说：“好。我送你到了河边。你走吧，我
回去了。”



“慢！”张恶霸忙扯住他，说：“老弟，送我过河吧？我不会驶船。”
“不，我不去了。”
“老弟，去吧，救人救到底啊！”“河对面向子云在抓夫呀！”“包在
我身上。”“两军阵前摆渡，弄得不好，可是个卖命的买卖！”“只要你送
我过了河，我包你一世吃穿不愁。”那红军想了想，说：“好，我包你包到
底。”他跨上一只空船，送张恶霸过河。
船到河心，岸上忽然发出了喊声：“跑了一只船！快开枪！”啾！啾！
啾啾！子弹直打过来，张恶霸吓得脸都白了，忙喊：“快⋯⋯快⋯⋯快划⋯⋯！”
不过，子弹只是在身边擦过，并没有伤人。是红军瞄不准吗？不是，是
贺老总故意安排的。张恶霸穿着有白色补丁的破衣服跑了，红军见穿白补丁
衣服的就故意放过不问；他跑到河边上了船，红军见了还是不闻不问；等他
到了河心，红军才开枪，但开枪不过是做做样子。驾船送他过河的那位红军，
不是别个，就是船队队长老田呀！
老田取得了张恶霸的信任。船到对岸，两人直奔向子云旅部。张恶霸进
屋去见向子云，老田在外留心察看。
向子云听他说红军已经从桑植城里撤走，并且是他亲眼所见，就哈哈大
笑，说：“我三千兵马，他贺龙不到一千；我有大炮机枪，他是土枪鸟铳，
安得不望风而逃？来人，追过河去！”部下说：“没船呀！”
“有办法。”张恶霸连忙奉承说，“对岸有，我搞了一只过来了。”向
子云问：“你是怎么搞到船的？”张恶霸添枝加叶，吹嘘自己如何收买一个
看守人员，如何机智地夺了这只船，如何勇敢地划过河来。他信口开河，乱
吹一通，然后献计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旅长悬下重赏，就有人
去对岸搞船。”
“谁去？”“我收买的那个人就会去的。”“好。你带一百块光洋去，
要他弄几只船过来。”向子云把弄船的差使交给了张恶霸。
张恶霸把那一百块光洋向怀里一揣，来到老田身边，说：“老弟，向旅
长奖了十块光洋。”说着，摸出十块钱来，故意敲得叮�响。然后，一边交
给老田，一边说：“向旅长要你再去弄几只船来，重重有赏。至于我许下你
的钱，以后一并交，一并交！”老田呢？把手一推，说：“还是那句老话，
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做一件好事。帐嘛，将来一起算好了！”
“啊，够朋友，够朋友！”张恶霸笑嘻嘻地把那十块钱重新揣到怀里，
说：“老弟，钱存我手，什么时候要，来取就是。啊，几时过河搞船？马上
就去吧，军情急啊！”“这么急？”“是急。”“那就等着吧！”老田说罢，
来到河边，一个猛子扎进赤溪河，向对岸游去。游到对岸，把在向子云那里
侦察到的情况，详详细细地报告给贺老总。
当天，又弄了船过来，并且带来了几个化装成船员的红军战士。弄来的
船有六七只咧！
接着，向子云的几千人马，一船一船渡过了赤溪河，开进了桑植城。
张恶霸呢，看见向子云的人马进了桑植城，他也洋洋得意，跟着又回到
了城里。
桑植县城里，果然不见一个红军，只有卖柴的、卖菜的，摆小摊的，倒
还不少。
向子云架起望远镜向城外一望，只见云蒙蒙，雾腾腾，看不清什么。忽
然，云雾中出现一面红旗，红旗下面有一位将领，啊呀，那不是别人，正是


